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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与圆瑛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的领袖人物，两

人之间曾经有过亲如兄弟的关系，但是后来两人的

关系又充满了紧张，乃至最后失和。 这个问题看似

不太重要， 但是在整个中国佛教中却很有代表性。

他们作为佛教领袖，彼此代表了各自的个性特征与

文化改革观念，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反映

了传统与改革之间的文化思想冲突，他们的关系从

亲密到失和，实际上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内部思想斗

争的反映，很值得我们去研究与探讨。 本文则探讨

两人曾经有过的兄弟情谊， 对两人关系作一个回

顾。

一、圆瑛与太虚的义结金兰

太虚 16 岁那年， 到宁波天童寺受戒，“纠察师

圆瑛亦留一纠纠的影像” [1]， 给太虚留下深刻的印

象，当然太虚也在这次受戒活动中表现突出，得到

了人们的好评。 太虚受戒后， 在师父奘老的安排

下，随水月岐昌法师学习。 岐昌法师以表唱水陆忏

文而得名于教界，圆瑛这时也以文字而在宁波佛教

界名声渐显，太虚在不断地拜访岐昌法师学习诗文

的同时，与圆瑛渐渐熟悉，“遂与圆瑛由诗文发生友

谊”[2]。 18 岁那年，太虚住进了天童寺，因代师讲经

而被人称赞，这时圆瑛也住在书记寮听经，太虚自

述：“圆瑛曾约我在御书楼上关圣像前订盟换帖为

兄弟，异常亲热。 ”有时在晚饭后“与圆瑛、会泉等

也学立因明的三支比量， 但皆不过一知半解。 ”光

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五日“佛教自恣日”，两人

在天童寺御书楼上关圣像前， 订盟换帖结为兄弟。

当时太虚年 18 岁为弟，圆瑛 29 岁为兄。 义结金兰

的盟书由圆瑛手书，全文如下：

夫纲常之大，莫大于五伦，而兄弟、朋友，乃

五伦之二也。世有生无兄弟，以异姓结手足之亲；

分列友朋，竟同盟寄腹心之托。即如桃园结义，管

鲍通财，同安乐，共死生，千载咸钦气义。 而吾侪

身居方外，迹托尘中，虽曰割爱辞亲，尤贵择师处

友。然友有善者焉，有恶者焉。善者固可有益于身

心，恶者难免转妨乎道业。悟自投身法苑，访道禅

林，所见同袍如许，求其如弟之少年聪敏，有志进

修者，亦罕逢其匹也！ 兼之气求声应，心志感孚，

是以欲结同参，以为道助。恭对我佛座前，焚香致

祷，披诚发愿 ：愿得同究一乘妙旨 ，同研三藏玄

文，同为佛国栋梁，同作法门砥柱，同宏大教，同

演真诠，乃至最末后身同证菩提，同成正觉！互相

爱念，全始全终！今则谨立义规数则，以为助道因

缘，其各永遵，俾成法益！

一则以心印心，亲同骨肉；

不可少怀异见，阳奉阴违！

一则白首如新，历久弥敬；

不可泛交朋党，背亲向疏！

一则以善劝勉，有过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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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弗纳忠言，任从己意！

一则疾病相扶，患难相救；

不可忘恩负义，袖手旁观！

一则安危与共，忧乐是均；

不可但顾自身，不思大义！

一则事必相商，言当忍纳；

不可诸般瞒昧，片语分离！

一则出处行藏，追随晤对；

不可轻离忍别，致叹参商！

一则各自立志，宏法利生；

不可虚度韶光，甘居人下！

以上义规，各宜慎重！ 右录盟心律一首：

天涯聚首两欢然，鱼水相亲夙有缘。

手足情同交莫逆，安危誓共义周全！

盟心志在真心印，助道功成觉道圆。

并建法幢于处处，迷津广作度人船。

时维光绪三十二年自恣日，于太白名山奎焕

楼，盟兄今悟书。 时年二十九岁，本命戊寅宫，五

月十二日子时建生。 [3]

圆瑛手写的《书盟》，内容俱全，有桃园结义之

忠，还有方外善知识之求，言真切切，读之感人。 圆

瑛大太虚 11 岁，能对小他的太虚放下身段，待之谦

下之礼，着实也不容易。 特别是《书盟》后半部分内

容，对二人结义因而缔结的约定之“义规”，更是表

明了两人“同为佛国栋梁，同作法门砥柱，同宏大

教，同演真诠，乃至最末后身同证菩提，同成正觉”

的远大志向。 圆瑛这时刚开始声名渐显，太虚则还

是一个小和尚，若论身份，圆瑛远高于太虚，但他

能够尊重太虚，慧眼识才，应该是发自内心对太虚

的尊敬与呵护， 正如太虚弟子印顺法师评说：“圆

瑛时年二十九，能屈交十七龄未满之大师（太虚），

眼力实有足多者！ ”[4]

次年夏天，圆瑛已升任天童寺头单知客，太虚

的老师道阶法师鼓励大家阅藏，圆瑛尤力任介绍太

虚参加，在圆瑛的努力下，太虚被安排到汶溪西方

寺阅藏。 圆瑛又引见西方寺净果和尚予太虚，给太

虚在藏经楼阅藏寮中阅藏提供了方便。 太虚认为，

“圆瑛介绍我到西方寺阅藏， 大有造于我的一生，

故后来他与我虽不无抵牾，我想到西方寺的阅藏因

缘，终不忘他的友谊。 ” [5]当然，太虚也对圆瑛极尽

帮助。 太虚在七塔寺听谛闲老和尚讲天台经典，不

久，圆瑛被鄞县知县官拘押，太虚专门致函八指头

陀，“颇怪其不为解救” [6]，引起八指头陀发怒，到七

塔寺当面呵责。 为此太虚只好躲避，未能听完谛闲

老和尚讲经。

太虚与圆瑛同为诗友， 他们之间有过多次唱

和,如太虚“过圆瑛接待寺，访梁山伯庙。 又在宁波

观音寺与陆镇亭太史、圆瑛、王吟雪等，结木犀香

诗社，颇有唱和。 ”[7]在《太虚大师全书》就录有十首

以上，这些诗作，很多是和圆瑛的诗韵，情真意切，

或为抒景，或为对圆瑛的赞颂，应是太虚发自于内

心的表露。 此处仅撷取二首，以示一斑。 例如太虚

作《圆瑛禅兄由天童寄咏梅诗至和韵答之》：

寒月照禅床，清辉冷袭裳；

溪声流日夜，梅萼绽风霜。

未睹三分白，先闻一段香；

禅心澹无着，消息露堂堂。 [8]

这是回答圆瑛由天童寺寄给太虚咏梅诗的和

唱。 此诗以景抒情，把冬天的荒凉和天童寺的清萧

描述得淋漓尽致。 寒月照着禅床，泛着冷光，清辉

把穿在身上袈裟凉透， 窗外是日夜不断的潺潺流

水， 发出轻摩娑娑声。 腊梅在凛冽的寒风中绽放，

寒霜打着梅花，发出阵阵的清香。 漆黑的夜晚带来

香气，即使是无执于禅心的法师，也会感受到透露

的芬芳。

又如《天童寺访圆瑛方丈》曰：

少白山前少白河，迢遥一塔映清波。

轻烟处处浮村霭，微雨丝丝起棹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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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揭岭云露峰髻，深披林翠探禅窝。

五年不入天童境，人事沧桑变已多。 [9]

这是圆瑛升座当天童寺方丈以后，太虚重返天

童写给圆瑛的诗。太虚曾经夸奖“圆兄大心士，华座

绕龙象”[10]， 对他协助净心长老治理天童寺的成绩

是持肯定态度的。在此诗中，景色依然如旧，碧波荡

漾的少白河水，映照了天童寺塔，远处村落袅袅升

起的缕缕轻烟仿佛将来者带入了旧景，沥沥的小雨

拂面而来，更引发了往日的情景，梢公的歌声在细

雨烟朦中，平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朦胧中的山

岭时而露出峰峦， 密林披着翠绿是坐禅的好去处。

五年的时间一晃而过，景色依早，人事却变了许多。

二、两人对佛教事业的互相支持

教内流传有“圆瑛信众，传有大师曾为圆瑛法

子之说。 ”[11]对此事，《太虚大师年谱》的作者印顺法

师曾经有过一段解释，并且找过当事人奘老法师求

证。 印顺回忆说：“编者特访奘老于天童（三十七年

十一月一日‘十月一日’），时圆瑛适自沪至天童）。

奘老谓：事出有因。 非光绪三十四年，即宣统元年。

圆瑛大病数月，奘老亲为护侍。圆瑛之病甚奇，发则

神情顿异，缠绵欲绝。时人视为鬼扰，圆瑛亦自分必

死。 间常哭语奘老：‘从七塔寺慈运老和尚得法，未

曾传出，设一旦逝去，法脉自我而斩，何以

对祖师！ 且（宁波）老会馆数载经营，一旦付

诸非人， 亦属唐丧全功。 望太虚能接其法

派，愿以老会馆相交’。 奘老以语大师，大师

不可。 奘老以为：彼此友情素笃，应通权允

之，稍慰其临死苦迫之情。 如病愈，圆瑛自

当知其乱命（分属盟兄弟，如何倒作师资）

而一笑了之。 是事，奘老一手包办；圆瑛于

病中，曾书法卷、字据与之。 字据有‘生西之

后，老会馆交与太虚，他人不得争夺’之语。

其后病竟愈。 当年或隔一年，奘老将法卷与

字据交还。奘老又谓：圆瑛长于太虚十一岁，无论佛

法与诗文，大师出家之初，俱对之大有帮助；且常有

经济援助云。 奘老率真，对圆瑛友情，更非泛泛。 其

言如此，应可信也！ ” [12]依照印顺法师的了解，认为

圆瑛对太虚不仅欣赏，而且还非常信得过，所以才

愿意自己的法脉交给太虚，曾经将太虚作为自己的

接班人。

的确，在民国初期，圆瑛与太虚两人之间都有

过互相支持的活动。例如寄禅法师是当时中国佛教

高僧，也是太虚法师最敬仰的人。寄禅弟子众多，圆

瑛亦为其一。 太虚特意指出，“投公 （案指寄禅）学

慈恩、 天台宗义者， 若圆瑛、 会泉等乃遍于浙、闽

间。 ”[13]强调了圆瑛与寄禅的因缘。转道上人是开辟

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的著名僧人，他和圆瑛法师联

手复兴泉州开元寺，太虚在《泉州开元寺转道上人

传》专门记载了这件事情，说：“今开元寺由师罄出

其所积，焕然一新，请圆瑛法师宏法其中，并设慈儿

院以广行佛化。 此上人自度度人之德行，洵足以继

往传来者也”[14]，以不泯圆瑛之功也。圆瑛除了曾经

支持太虚到汶溪西方寺阅藏，造就了太虚的一生之

外，还多次提供机会让太虚到各地讲学，如民国六

年（1917）圆瑛请太虚代他到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

寺讲学，太虚接受了，并且利用到台湾的机会，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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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本考察佛教，收获颇丰，对他的后来佛教制度

改革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15]

他们两人皆主张革除佛教陋习积弊，以北京佛

化新青年会名义，与道阶等联名发邮代电，呼吁变

革；太虚函约圆瑛一同出席东亚佛教大会，等等 [16]。

民国十一年，太虚在北京成立“新佛教青年会”，翌

年改名为“佛化新青年会”，发起佛化新青年运动，

在运动初期，圆瑛力挺太虚，予以支持。 [17]民国十四

年（1925），天童文质方丈任期满，改推圆瑛继任，但

是这时圆瑛因接泉州开元寺办佛教孤儿院之请，派

人来函辞退。 于是寺众咸欲推太虚为继任方丈，太

虚力辞，乃改举了恰恰来寺的禅定担任方丈。 太虚

被选为天童寺的方丈， 有没有圆瑛所起的作用，也

未必不可。 从这时的时间来看，太虚与圆瑛两人还

是义结金兰的时期，所以极有可能让太虚当天童寺

的方丈， 是圆瑛推荐的作用。 圆瑛在辞函中说过：

“唯望双垂法眼，际此魔强法弱之日，别选道高望重

之人，天童幸甚，佛教幸甚，肃此敬希。 ” [18]“魔强法

弱”， 就是佛教正处于艰难的时期，“道高望重”，太

虚这时已经是 37 岁的人了， 而且在佛教界以新派

人物为代表，所以做方丈也未必不能，但是太虚没

有接受这份盛情。

同年，太虚与圆瑛等佛教界的名人道阶、现明、

觉光、佛源、持松、大春、竺庵、大勇、蒋维乔、施肇

曾、梁启超、马冀平、康宗遥、汤芗铭等人，上书给湖

北督军萧耀南，请准予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十月，

中华佛教联合会组中华佛教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召

开的东亚佛教大会， 太虚法师致函圆瑛邀请参加，

圆瑛回函表示不能参加， 言明：“邀赴东亚佛教会，

本拟偕行，奈因敝院开办伊始，更加重修东西两塔

及法堂，诸事如麻，实难抽身，此亦无如之何。 ”[19]但

圆瑛言辞恳切地提出建议， 认为：“惟是此次联会，

应对东亚佛教谋一光明之目的，两国僧界乃同种同

教之人。当如何亲善，如何创造一种特别之事业，不

仅与佛教有光，而且与两国社会国家均有莫大之利

益，我意要与各宗管长商议，可否将日议院所议亲

善费提拨一部分在江浙闽省各处创办佛教大学、佛

教医院、佛教日报。 大学可以灌输，医院可以感化，

日报可以发揭， 此三事实东亚佛教所应办之事业。

望向会中提议，如表同情，再定办法。 ”同时又从兄

长的角度提醒太虚应注意：“其手续当慎重，不可惹

起国际交涉。 ”最后给太虚鼓励：“我观世界科学之

发达，得其者固多 ，而受其损者亦自不少 ，竞争愈

烈，世界愈入漩涡，有识者早鉴及此。将来欲救世道

人心，自必公认佛教，而我佛教徒固应抖擞精神，以

为一番之预备，慧如仁者。 ”

两人这时的亲密关系，正如印顺法师所说：“十

四年夏，天童推圆瑛为住持（后来未就），武院学生

致函称贺 （海六 “通讯 ”） [20]；是冬出席东亚佛教大

会，大师函约圆瑛同行（海六、十二“通讯”）。 大师

与圆瑛，虽风格志业不尽同，然以昔年盟好，大师及

其学人， 未尝不乐于引为同调。 自后日趋疏隙，惜

哉！ ”[21]

太虚重视办教育，于民国十六年（1927）在福建

厦门南普陀成立“闽南佛学院”，圆瑛也应邀参加成

立大会。民国十八年五月，太虚从欧洲回国，上海佛

教界于报本堂举办盛大的欢迎会， 圆瑛也莅临参

加，并发表演讲，云：“佛法有幸，杰出斯人！ 于末法

世，乘大愿轮。童真入道，脱俗超尘。学通三藏，智冠

同伦。具无碍辩，融旧合新。降魔制外，裁妄续真。道

游欧美，广度迷津。 遄归本国，唯愿扬我佛教之精

神。 ” [22]圆瑛对太虚称赞有加，把他看作是“佛教有

幸”之杰出人才，这是对太虚的最高奖赏，也是发自

内心的表扬。 太虚发起考证佛陀纪年的活动，以中

国佛教会议决：“推定大德暨谛闲、印光、圆瑛等诸

法师、许止净居士，负责考定，以便通告全国一律遵

用。 ”[23]圆瑛表示全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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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见解不同 情谊仍在

综上所述，可以见到太虚与圆瑛二人在民国初

期，他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确实体现了两人之

间的金兰之盟的约定。两人共同携手，相互支持，表

现出“手足情同交莫逆，安危誓共义周全！盟心志在

真心印，助道功成觉道圆。并建法幢于处处，迷津广

作度人船”之真诚法谊。 虽然后来两人因道不谋而

分道扬镳，甚至有时还处在对立的地位，但是相互

之间仍然还是挂念的。 1936 年，两人在上海觉园会

晤，记者高骥记录了这件事情。他在《佛教会两大和

尚会谈》里 [24]写道：

最近，两个著名的大和尚圆瑛和太虚，又于

本月三日晤于觉园。……所以这次两个大光明相

碰，实为中国佛教会一件值得注意的事。 当笔者

到达目的地时，两大和尚正在谈话。最初，他们稍

为谈了一点关于国民大会的事情，但他们会晤的

重心在商量中国佛教徒全国代表大会第八届会

议的各项问题，又曾谈到僧尼受训与僧众劳作及

兴办慈善教育事业等等。在三日上午商定大会日

期及选举法则等后， 即于次日发出一个快邮带

电，略云：“各县市分会钧鉴，本会已定于二十五

年十月十五日召开第八届全国佛教徒会员大会，

即希依照选举代表规则，选定代表，听候召集，并

盼将选定代表速先填明履历表，于九月二十五日

前寄送到会，以便审查，事关重要，请勿延误。 中

国佛教会（五日）。 曰又附履历表，规定须填明名

字（佛教徒如僧尼均不用姓）、性别、年龄、籍贯、

职业、经历、会员登记号数、住址等等。据外传，关

于佛教会的章程草案，中央民训会与多数佛教徒

的意见颇有出入之点，故连日各报已见有中央民

训会指导处张延灏发表的告全国僧尼书，同时对

中央不认居士为佛教徒与强迫僧尼入会两点，全

国佛教徒亦均不谓然，已呈请中央注意。 又据传

中央对佛教会第八届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有一

个建议，那就是由两位大和尚（圆瑛与太虚）每一

位大和尚推举一百五十人， 共推三百人为候选

人。 再由中央圈定其半数作为出席代表，但此议

事极为佛教徒所反对。记者向两位大和尚问有无

此事，二人亦加以否认。 ……他们边谈边念阿弥

陀佛，后来又谈到兴办慈善事业问题。 据他们考

察的结果，全国各丛林寺庙对于此项进行尚知努

力，除仅能维持少数僧众生计之小寺庙外，稍大

之丛林或一所或数所均能出其余力襄助该地各

县分会办理地方灾荒赈济及施医施药，佛教徒主

办之小学校，全国亦有多所，对僧众之戒除嗜好、

识字教育等亦竭力推行，最后他们谈到全国僧众

之劳作问题。圆瑛大和尚说：凡是人，都应为社会

服务 ，佛说救世 ，舍生取义亦为之 ，而况自谋衣

食，故僧众除募化外，近来各丛林设农场自行耕

种者， 以及设小工艺场自行作手工业者亦不少。

太虚大和尚亦说： 出家人不比在家人， 洗衣、烧

饭、洒扫、差不多都要自家动手，决不能使人作仆

役，所以“劳作”两字，随便那个和尚都在实行着，

这是不成问题的。此外，还有许多问题，但因为有

我这个不相干的人在旁细听，恐使两位大和尚不

能畅所欲言，所以不待他们谈毕，记者便向他们

告辞出来。

1935 年 7 月 18 日，中国佛教会第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这次会议由圆瑛等人操办，太

虚等人连主席团都没有进去，因此称这次是“少数

人操纵的代表会” [25]。 中国佛教界内部以圆瑛为首

的旧派与太虚为首的新派矛盾公开，同时也引起了

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内政部等部门的不满，要求

中国佛教会要做改变和整顿，与不同意见的新派联

合起来。 文中“觉园”，应是上海中国佛教会会址。

所说的“本月三日”，需要考证一下。 查《太虚大师

年谱》：“五月十六日， 大师由雪山来沪。 去京，还

沪，赴杭州（海十七、六《现代佛教史料》；《佛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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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五月），殆为中国佛教会之改组而有所商洽。 时

江苏、湖南、安徽、云南、四川等七省，通电抨击中佛

会；省分会之恢复，已不可免。黄健六、屈文六等，不

忍圆瑛退出总会 ，拟推印光为理事长 ，唱 ‘全体合

作’之说（俾仍得由上海名流操纵），请王茂如、常惺

为之斡旋（海十七、五《现代佛教史料》）。 ” [26]查《重

订圆瑛大师年谱》：“五月某日，在大悲、屈文六的陪

同下，访太虚于上海雪窦分院，以期消除分歧，共举

中国佛教会事。 ” [27]所以这个“本月三日”极有可能

就是五月三日。 但是按记者高骥所说，太虚与圆瑛

两人会面的地点是在觉园，而《重订圆瑛大师年谱》

是说在雪窦分院，因此时间上拟有可能，但是地点

不对。

另有 8 月 13 日， 国民党中央派民训部民众组

织指导处张廷灏处长前往上海，分别与圆瑛和太虚

两人交流了意见，筹商改革中国佛教会的事宜。 张

处长要求他们“以共努力，开诚合作，真改进会务相

劝勉。 ”[28]查《重订圆瑛大师年谱》，圆瑛这时应在上

海。太虚“八月五日，大师于大林寺，开讲《往生净土

论》，九日圆满；雨昙记，成《往生净土论讲要》（海十

七、八《现代佛教史料》）。 十七日，大师于九江能仁

寺，再讲《往生净土论》，凡三日（海十七、九《现代佛

教史料》；《正信》九、十）。 ” [29]按当时的交通工具条

件，从江西到上海最快也要走一天，所以太虚应该

在上海见张廷灏处长之后，再到江西九江庐山大林

寺讲经。 那么太虚与圆瑛两人见面应在 8 月 3 日。

以上两说，孰是孰错，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笔者

以为，还应以 5 月 3 日比较为准，因为一是《重订圆

瑛大师年谱》已经谈到“五月某日”两人见面之事，

虽然地点不符合记者高骥的描述，但是至少在时间

上是接近的。 8 月 3 日之猜想，也有可能，因为这段

时间圆瑛一直在上海，而太虚也可能在上海，见到

张廷灏处长以后就到江西去讲经了。只是太虚的时

间有些太紧张了，鞍马劳顿也辛苦多了吧。

虽然太虚与圆瑛两人见面的时间与地点尚待

进一步考证，但是根据记者的描述，两人确实是见

面了，而且谈得很投机，一起讨论了中国佛教的发

展与中国佛教会的工作， 说明他们两人之间还是

可以沟通的，即使是有时在会上发生争辩，如八月

“二十三日，民训部责成中佛会，在毗卢寺召开第

四次理监事联席会议，约大师出席，期达到合作。

会议时，大师与圆瑛颇有辩诘。 议决：由大师与圆

瑛各介绍一百名代表呈部，圈定半数，作为出席全

国代表大会之代表。 ” [30]但是应该看到，私下两人

之间的感情还是保留了相当部分， 争吵只是为了

各自集团的利益， 这些争吵又被各自集团内部的

人给扩大化了，加以媒体的妖魔化，以至于掩盖了

他们之间的真实感情。

太虚与圆瑛之间的私交友谊， 在以后还得到

了证明。1941 年圆瑛被日本宪兵以反日罪逮捕，太

虚“见报载圆瑛解往南京，殊以忧念！ ” [31]1945 年，

抗战胜利，太虚回到上海，“留沪期间，大师访老友

圆瑛于圆明讲堂，探问其病。 ”[32]说明，太虚与圆瑛

两人之间感情并不因见解不同而彻底决裂， 两人

之间年轻时建立的情谊始终是存在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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